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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和香港华达公司

李晓华 一九五一年出生于北京工人家庭 籍贯北

京 个人资产十八亿元 文革期间 下放到黑龙江 一

九七八年返京后一直干杂活 因倒卖十六块电子手表被

判处三年劳动教养 八十年代初期 独自走到广东 用

三千五百元买了一台从英国进口的喷泉式冷冻果汁机

到北戴河海滨 与当地人合作设立一家冷饮合资公司

赚取十万多元 后改做放映录像带生意 一九八五年

年已三十四岁的李晓华告别妻儿 前往日本半工半读

后成为 101 毛发再生精在日本三家代理商之一 这时

其事业走入正规 开始发展旅游 贸易 地产 纺织等

业务  

一九八九年 在香港设立华达投资 集团 公司

投资香港房地产 日本进出口贸易 马来西亚铁路建设

等 赚取利润后 在北京 天津 山东 吉林等地不断

投资 设有十多家三资企业  

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北京自然环境雄伟壮丽 整个

地势呈西北高而东南低 西部和北部是连绵不断的群山

东南部是一片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 西部山地 南起

拒马河 北至南口附近的关沟 总称西山 属太行山脉

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 属燕山山脉 著名的高峰有东灵

山 百花山 妙峰山和八达岭等 向西北不远 就进入

广阔的内蒙古高原 东南部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积平

原 向东一百多公里 就看见了浩瀚的渤海  

古人说它负山带海 龙幡虎踞 形势险要 称为 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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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在北京城正中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举办了名为 魂系黑土地  

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览 来参观的人多是四十岁左

右的人 一天 来了一位身材魁伟 仪表堂堂 举止轻

捷 态度一本正经的中年人 脸上流露着果断和自信

他有一副近乎浅黑的 光泽的肤色 一对发亮的黑眼睛

黝黑的浓眉毛和头发 那深邃的目光和彬彬有礼的儒雅

风度 一看便知是个精明强干的人 他望着展品感叹

青春不再 岁月难回 想起万千往事 他激动地哭了

他屈指算来 当年一九六八年去北大荒 今朝一九九二

年 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 现今已壮年 现在四十岁左

右的一批人都有牢固的 知青情结 一批知青作家 总

是不时地冒出几部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 此人也有 知

青情结 不过他不是作家 他不想用虚幻的文学之梦来

代替有血有肉 有滋有味的生活现实 他要改变自己的

命运 靠自己一双手 一副头颅 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北

京超级富豪李晓华 作为 北大荒人 的一员 今天特

意来此参观  

一九五一年 李晓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的家

庭 父亲李相 在日伪时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学院 可

以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解放后 在北京照明器材厂当工

人 母亲陈淑芳是个宽厚善良 能吃苦耐劳的普通妇女

由于家境清贫 全家六口人挤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条小

胡同里的一座没有窗户 只有一道门的七平方米小平房  

李晓华出生时 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 当他刚刚

懂事时 常闹着父亲带他到故宫去游玩 不知怎的 小

时候的他 对那座高墙深院特别感兴趣 那红红的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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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围墙 那大大的宫门 好像特别神秘 他常和一群

孩子们结伴在故宫附近玩耍 晚上回到家里便闹着说  

爸爸 你何时带我去那大红墙里看看呀  

李相望着儿子那张天真的小脸 无可奈何地说  

周日爸爸休息带你去  

李晓华歪着头 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似信非信地说  

当真 不骗我吧  

李相笑了笑说  

爸爸何时骗过你 快去睡觉吧  

李晓华扑到父亲怀里 抓着父亲的手说  

好 咱们拉钩  

李相笑着伸出手和儿子拉钩 从那天起 李晓华天

天翻着日历 好容易盼到了星期日 李相带着儿子来到

故宫 李晓华高兴得连蹦带跳 他望着那城墙四角建的

角楼精巧玲现 仿佛自己进了仙境一般 他拉着爸爸问  

这些房子都叫什么名字 是给谁住的呀  

这是故宫 是皇帝住的地方  

皇帝是什么人呀 他为什么住这么大的房子呢

我们为什么住那么小的房子呢  

李相对儿子幼稚的问话耐心地讲解着 他们走进故

宫的正门 高大的砖石墩台上有五座楼 李晓华指着楼

问  

这是什么地方  

这叫王凤楼 这门是故宫的正门叫午门 午门之

内 是内金水河 河上建有汉白玉石桥 叫金水桥  

他们过河往北走 经过太和门 李相指着说  

这是故宫最著名的建筑太和殿 中和殿 保和殿

总称三大殿 太和殿俗称 金銮殿 是故宫中最富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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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的建筑 皇帝登基 颁发诏书 发布新进士黄榜以及

皇帝过生日等 都在这里举行庆祝仪式  

李晓华聚精会神地听着 不断地提出问题 李相都

一一回答 李晓华慢慢地长大了 他不再用父亲带他去

游玩了 他自己和许多孩子结伴去中山公园 景山 天

坛 颐和园 玉泉山 香山 西山 他最喜欢香山

对香山 他简直是了如指掌 每年四季他都要去 因为

香山的自然风光 一年四季景色各异 那里山高林密

夏天来得迟 去得晚 当城里已近花稀叶放的时候 这

里却正是春色满园 山花烂漫的芬芳时节 在挥汗如雨

的酷夏 当他踏进香山 就会顿感凉风习习 暑气全消  

秋天黄栌叶焕丹红 如火似锦 李晓华更不肯错过

看看香山红叶 冬天 雪后放晴 山岭树梢一片银装

绚丽华美 李晓华望着这些景色 编织着许许多多幻想  

由于家中生活不宽裕 他和伙伴们没有钱坐车 便

步行而去 有时他们累得精疲力尽 拖着沉重的步子

一步一步往家挪 实在走不动了 就坐在马路边歇歇脚

可是一坐下就不愿再起来了 他望着马路上奔驰的小轿

车 幻想着 我要是有辆小轿车该有多好呀 想着想着

便脱口说  

等我长大了 一定买一台这样的小轿车 你们愿

意到哪里去玩 我都拉你们去  

另一个孩子不眼气地说  

到那时 还用你的车 我一定买台奔驰 那才气

派呢  

李晓华闻听 不服气地说  

奔驰算什么 我买世界名牌法拉利  

自从有了弟弟 家庭生活更加拮据 那时正值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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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 每天早晨是玉米面粥 到学校刚上完一节课

肚子就咕咕叫 饿得难受 中午每人一个菜团子  

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喝 把她的一份尽量分给孩子

们吃 每人只分得一点点儿 李晓华饿得饥肠辘辘 瘦

得一身皮包骨 弟弟太小 父亲想方设法买几个苹果

每天给小儿子吃一个 每当这时 四个孩子都围上来

眼巴巴的望着父亲拿着红红的苹果打皮 李相打皮的水

平很高明 直到整个苹果打完 皮才掉下来 三个孩子

立刻伸手抢过去 塞到嘴里 感到非常香甜  

李相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 他绝不许孩子们往家里

捡东西 每天晚上 孩子们都要把作业摆在桌子上 等

待着父亲下班回来检查 李晓华爱耍小聪明 总想投机

取巧 为此不知挨过多少次打  

虽然李相每天忙于工厂里的工作 但望子成龙 希

望孩子们长大事业有成 还从十分桔据的家庭生活费用

中抽出一点钱为四个孩子请了家庭教师 并对他们严加

管教  

艰苦的少年生活使李晓华养成了助人为乐的品德

永远不忘那些贫困的人 李晓华在吉祥胡同小学毕业后

到北京二十二中读书  

一九六六年夏天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有一天 前

门广场上聚集了许多人 李晓华出于好奇心 也挤上去

看热闹 只见有些人拦着路上的行人 查看脚上穿的鞋

底 说是鞋底上的花纹有的是 毛 字 有的是 共

字 不许穿 见路上有的人拎着鞋光着脚走路 李晓华

感到很新奇 也随着人群寻找着 后来 他参加了红卫

兵 造反 上街游行 写大字报 有时忙到深夜 为了

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和同代人一样忙得不亦乐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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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 他在北京二十二中读初中 可是没有

学到什么文化  

一九六九年 他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浩大洪流

参加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临行的那天 贫穷的父亲

在离别的时候跟有钱的父亲不同 他对儿子说  

好 你去吧 去挣自己的口粮吧 我对你再不能

有什么帮助 你应该去开辟自己的路 而且要常常记着

我们  

但是 他们是否还能够重新相见 年仅十七岁的儿

子离家去那人烟稀少的北大荒 是否可以靠自己活下去

这一切还覆盖在漆黑而沉重的帷幔下 父亲想多给儿子

一点路费 但是没有可能 他从手边仅有的十八元钱之

中究竟应该分多少给儿子 几乎反来复会计算了十来次

觉得全给了儿子还太少 做母亲的在一个小得可怜的包

裹上不住地滴着眼泪 她连自己顶顶需要的东西都放在

里头了 但是知道实在还不够 同时也明白再要放点东

西进去是无法办到的了  

李晓华奔赴北大荒 在虎林沼泽地开荒种地 那时

李晓华只有十七岁 面对这里的一切都叫人想起世界的

起源 这座无路可通 神秘莫测的森林 像时间一样古

老 在这帮孩子们的心目中 成为最可怕的幽灵的住宅

吃人的妖魔的家和避难所了 他们认为 这些巨大无比

的森林是不可思议的谜 站在它的脚下 自己显得多么

渺小 真像一群受了惊的小动物 森林深处传来种种怪

叫 然而 最可怕的还得数头顶上那片漆黑的天空 当

暴风雨发作的时候 那儿竟没有一颗星星用星光来欢迎

这批刚到的客人 当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在干革命大事

业 他和大家一样住在帐篷和土坯盖的房子里 一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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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活 当炊事员 开拖拉机 一起在寒冷的北大荒洒

下思乡的泪水 有一天 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进森林想

找点吃的 走着 走着 觉得有股凉风  

他们继续往前走 突然有个同学喊道  

不好 我听说这种凉风预示有野兽出现  

没等他说完 便听见一声吼 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向

他们走来 他们吓得目瞪口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快跑  

大家这才拔腿跑 两条腿怎能跑过四条腿呢 有人

灵机一动 喊道  

分开跑  

就这样 几个同学总算死里逃生 可是 他们迷路

了 天已经黑下来了 他们望着遮天盖地的大森林 真

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 在

大森林中乱问 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 但是

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 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 忽然

有一阵寒风掠过树顶 森林立刻苏醒了 清脆响亮地喧

哗起来 百年的古松用惊慌的 带着丝丝声的低语互相

呼应了一阵 于是干霜就带着柔和的簌簌声从被骚扰的

树枝上洒下来  

风像刮来时那样突然停止了 树木冷得麻木而僵硬

了 立刻就可以听见破晓前树林里的种种声音 附近林

中空地上的群狼贪婪的争吵声 狐狸小心的吠叫声和醒

来的啄木鸟的初次的 还没有把握的啄木声 啄木声在

林间的静谧中那样美妙悦耳地鸣响着 仿佛它啄的不是

木质的树干 而是小提琴空心的琴身  

风又在树梢上浓密的针叶丛中猛烈地喧哗一阵 最

后的几颗星星在发白的天空中悄悄地熄灭了 天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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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紧密了 缩小了 森林坚决地抖掉身上残余的夜

的黑暗 浑身苍绿 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 看到松树卷

曲的树梢和枞树的尖顶怎样变成了紫红色 后来又闪闪

地发起光来 就可以猜测得出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而

且这一天一定是晴朗 清新的  

几个知青围坐在篝火旁 熬过了整整一夜 天亮了

篝火也灭了  

回到驻地 他们整整睡了一天 下午醒来 大家聚

集在一起回忆着昨天那惊险的情景 无不后怕 一个战

友说  

咱们也够幸运的 前些天有知青进山碰上了熊

他们没有经验 顺风逃跑 而且朝着一个方向 人与熊

赛跑 谈何容易 熊不用费劲就追上了 将舌头一伸就

把一个知青的脸舔去半面  

说到这里 李晓华的心笃笃跳着 眼皮直哆嗦 脸

烧得像烤着火 手冷冰冰的  

他直僵僵地坐在那里 好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形象

给怔住了 他脸上的皮肤都收缩了 他的嘴唇闭得紧紧

的 抑制着正要发出来的叫唤  

他真的觉得人生有些空虚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

似的 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 见不到自己的一个亲人

凄凄凉凉地在许多陌生的面孔 陌生人的眼光中行走  

他觉得世界太空虚了 正如自己坠在大海之中 什

么依靠也没有 他想哭 但又哭不出来 如果在这个时

候 他真的能够游过这陌生的人海 回到自己亲人的眼

前 他会哇的一声哭起来的 他要这样的一哭 他要这

样的哭才觉得痛快 才能清滤他的积闷 净化他的灵魂  

就这样 李晓华一干就是八年 在那里他学会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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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农活 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作业 他开过拖拉机

和战友们一起扑灭熊熊的山火 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他经历着各种血与火的考验 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抛洒

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  

当一九九二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大规模的名为

魂系黑土地 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时 李晓华应邀前

来参观 这个已经拥有十亿以上资产的北京富豪 这个

历尽人生艰辛的老知青 站在展览大厅凝视着那锈迹斑

斑的镰刀 当年知青穿过的流行草绿军装 北京车站父

母挥泪送别孩子的照片 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朋友说  

当时我还小 不懂那些城里来的知青们为什么会

半夜三更地在一起痛哭 以后 我长到十七八岁 离开

农场 离开父母进城上大学后 这才明白思乡是什么滋

味 明白了乡下对城里人意味着什么 也明白了一代知

青纯洁狂热之后的失落感  

当人们问起李晓华这段经历的感受时 他却很豁达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谁都无法摆脱的经历 那个时

候大家都这样 没啥 在北大荒 那里的艰苦生活 磨

炼了我的意志 说句笑话 从北大荒活过来的人 什么

困难都不怕了  

终于在一九七五年 他费尽周折转到了与北京为邻

的河北省涿县农村插队 当他一踏进自家的大门 就一

面跑一面喊  

妈妈  

母亲在屋子里听见了他的声音 悲哀地哭起来 一

面抹着泪一面慌忙地奔出房间 看见儿子 母亲带着哭

声呼唤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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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回来了啦 真的回来了  

晓华冲到母亲面前 扑到母亲的身上 眼圈红了

母亲用左手紧紧地搂着他 用右手乱摸着他的脸颊 下

颏 耳朵 胳膊和手 还摸脊背 一面摸一面哭着说  

你真的回来了 你到底回到妈妈的身边了  

幸运之神光临了这个清贫的家庭  

北大荒之行磨练了他的意志 使他在未来的商海中

能够不屈不挠地劈浪前进  

有情人终成眷属李晓华在涿县农村插队干农活 但

没有多久 也许是当地农村干部认为他是北京人有门路

也许是他们认为李晓华有文化 头脑灵活 反正 让他

当上了推销员  

如果说起他经商的经历 倒可以从这时候算起 但

李晓华自己连作梦也不会想到  

爱神却静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李晓华的父亲病了 他急急忙忙赶回北京 经人介

绍 他要到西直门外的海军医院去找人买药 当时他穷

在农村插队能有几个钱 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 为舍不

得掏五分钱买张车票 被售票员当场查获 正当李晓华

尴尬难堪之时 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说  

他的票在这里  

说着 递上五分钱 李晓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

呆了 他不由自主地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 只见一个

态度亲切 仪容妩媚 目光十分温柔的年轻姑娘向他示

意地点点头 然后 把目光转向车外 只那一眼便使李

晓华的心怦然一动 她神态非常高雅 尽管她不能称作

美人 然而她那清亮的 抑扬有力的声音 娴静 安详

而轻柔的动作 却能讨每个人的欢心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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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风尘扑扑地赶到医院抓药时 要找的人就是车

上为他解围的姑娘 两人一见面 李晓华的脸立刻红到

了脖子根 他结结巴巴地说  

实在不好意思 我 我  

没等李晓华说出口 姑娘便说  

没关系 谁都有忘带钱的时候 何必认真呢  

李晓华听了姑娘的话 心里明白 她是为自己圆场

心想 既然如此 也不必解释了 于是 他便自我介绍

说  

我叫李晓华 是知青 在涿县插队  

姑娘很大方地介绍说  

我叫张吉芸 在此处工作  

李晓华见这位姑娘年龄不会太大 便问  

你多大了 为什么没修理地球去  

小张听了 笑着说  

何出此言 我为什么要下乡呢  

李晓华不掩饰地说  

这是当今大势所趋 你为何例外  

小张嫣然一笑说  

我父亲在部队工作 我毕业后当兵 后来便当了

医生  

原来 张吉芸的父亲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长 住在

中南海 她出身将门  

这天晚上 张吉芸怎么也睡不着 不知为什么 她

翻来覆去 李晓华的影子总浮现在她的眼前 他那红润

年轻 俊秀的面孔 和那细长的身段 都散发着青春

英勇和生命的喜悦 虽然年轻 而臂膀却是宽宽的 长

而有力的胳膊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 柔和而敏捷



12 中国商务巨子 六  

他那深邃的目光咄咄逼人  

姑娘的爱情往往是来得非常奇特的 这次偶然相遇

成了她心灵的纽带 莫名其妙地把她和李晓华联在一起

了 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 又突然地醒了 她

望望窗外 东方放亮了 她穿好衣服向门外走去  

朝霞在东方照耀着 一朵朵黄色的云仿佛是在等候

太阳 好像群臣在等待君王似的 晴朗的天空 早晨的

清新空气 晶莹的露珠 微风和小鸟的歌声使小张的心

充满了稚气的喜悦 她怕遇到熟人 她仿佛不是在走

而是在飞  

小张走到耸立在医院旁边的树林 就放慢了脚步

她走进了树林的朦胧中 树林的模糊的 流动的响声欢

迎着这位姑娘 她的喜悦安静下来了 她逐渐沉入了甜

美的幻想 她在想 但是怎么可以准确地断定 一个

姑娘 在春天早晨六点钟 一个人在树林里想些什么呢

她沉思着 一面沿着两旁植着高耸的树木的道路走

着 一对年轻人相爱了 他们相约出去野游  

一天 李晓华问  

你说咱们今天去哪玩  

小张思忖半晌说  

去颐和园吧  

李晓华笑着说  

咱们去颐和园不下几十次了 难道你想当慈禧

呀  

小张不示弱地说  

你就愿意去香山 都有一百多次了  

李晓华听了笑着 心想 她一点没说错 没有一百

次 也有九十九次了 想了一会儿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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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咱们去八达岭 顺便可以看看居庸关 一举

两得 怎么样  

李晓华见小张没有表态 便继续说  

在长城沿线 有许多关隘 险口和名胜古迹 其

中距北京城五十多公里的居庸关和八达岭 位于南口以

北的崇山峻岭中 形势险要 是颇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李晓华见小张听得津津有味 更有兴致了 说  

居庸关关城建筑在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溪谷中

间 这条溪谷名叫关沟 两旁山峦重叠 树木葱郁 山

花烂漫 景色瑰丽 远在八百年前的金代 就被列为燕

京八景之一 称为 居庸叠翠  

青龙桥车站附近的八达岭 山势极为险峻 这段

长城是用巨石为基 上层用大型城砖砌成 城宽可容五

六匹马并驾齐驱 登临城上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心胸无比宽阔 青龙桥车站旁 有我国著名工程师詹天

佑的铜像 詹天佑设计了京包铁路 发明了车厢挂钩

对世界铁路事业有着重大贡献 八达岭附近的长城 解

放后经过修茸 现在是万里长城中保存得最好的一段

每当春 秋两季 游人如云 纷纷前往参观举世闻名的

万里长城 身为北京人 不去八达岭岂不是遗憾  

小张听了李晓华的一番话 心早就飞到八达岭了  

两人一路上谈笑风生 到了最为险峻的青龙桥附近

两人都已大汗淋漓 小张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李晓华见

此情景 摸摸兜 听见远处喊着  

冰棒 冰棒 三分 五分钱一根  

他觉得买三分钱一根的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狠狠心

掏出五分钱买了一根 拿给小张 小张深情地望着李晓

华 她接过冰棒 看看两旁没人注意 便迅速把冰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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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到李晓华嘴边 李晓华咬了小小一点 又推给小张

小张咬了一小口 然后用温柔的目光 注视着李晓华  

李晓华深情的眼睛一眨不眨 仍然望着小张 慢慢

地嚼着冰棒 像是在细细地咀嚼幸福  

小张又举起冰棒 忘记看两旁有没有人注意 又举

到李晓华嘴边 同时 李晓华又推回姑娘嘴边 小张那

温柔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李晓华  

就这样 他们用重复着享用这根冰棒的最佳方式

享受着青春 幸福 张吉芸出身将军门第 而李晓华

是工人的儿子 只身插队仍在农村 他们之间的出身门

第与社会地位差距太悬殊了 但这一对青年男女 却不

顾一切地真诚而热烈地相爱了 他们见不着的时候 像

把心挖出来抛在沙漠里 热风吹着 飞砂打着 烈日炙

着 他们的心碎了 焦了 化为飞灰了 他们见着的时

候 安慰了 快活了  

他们的心用爱情缝在一起了  

社会的偏见 家庭的阻力 使他们的爱情经历了一

段漫长的 谁听了都为之动情的故事 为了爱情 张吉

芸甚至以死抗争 后来 张吉芸终于成了李晓华的贤

内助 为他的事业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被投进炼狱之火 一九七八年 李晓华终于返

回北京 通过托人 奔走 他在灯市口的一家银行科研

所找到一份烧锅炉的差事 小锅炉不大 只供十几间房

子取暖 活儿还算不累 但冬天一过就失业了 后来

他又在经贸部出口大楼食堂当炊事员 每天的工作是揉

面做馒头 虽然累点儿 倒也驾轻就熟 因为他在黑龙

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炊事员 此时的李晓华已年近三十

业设立 家没成 也许 此时只有张吉芸能给他一点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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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和激励吧  

如果把李晓华的成功发达说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大

业一起风风雨雨地走过来的 一点也不过分 改革开放

给每一个尚不富裕的中国人提供了无限的致富机会 但

能否抓住这个机遇 这就需要个人的眼光和胆识了  

头脑灵活的李晓华 在揉馒头之余 开始偷偷摸摸

地做起生意来 像成千上万的人所经历的那样 干点儿

倒买倒卖的事 但李晓华出师不利  

一天 他买了十六块电子表 次日 他拿到市场去

卖 很顺手 不到半小时就卖了两块 这时 又有几个

人围上来 李晓华觉得势头不对 想马上走开 可是

已经来不及了 几个便衣围了上来 因贩卖十六块电子

手表 他被判处三年劳动教养 当时 一块电子手表只

有三块多钱  

李晓华被送到团河农场 他望见瓦蓝的天空中 大

雁啼鸣着结队北返 它们自由地飞翔 掠过农场的上空

飞远了 飞远了 一直溶进苍茫的暮色之中 农场房顶

上的积雪 也正在消融 滴滴哒哒地垂落 几只翘尾巴

的小麻雀在大墙上飞来飞去 李晓华多么羡慕它们啊

如果自己也像它们似的 就可以飞到张吉芸的身边了  

有时他像一个小孩子迷恋火光一样地迷恋着财富

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一定会发大财的 他想 生活

不会总是这样不公平的 它一定给自己准备着奇幻的境

况的 他有时快乐得心脏都停止了跳跃 他常常想

象着自己不是穿着破旧的 甚至打着补丁的裤子 而是

穿着崭新的有裤线的 的确良 裤子 手并不像现在这

样生着硬茧 而成了柔软的 白洁的手 从那上面 污

脏的黑指甲会像蛇蜕皮一样地脱落 他的儿子会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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